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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的文化性质与审美意蕴研究
*1

李昱 俞航芳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建筑景观，都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各自

兼具浓厚的审美意蕴。前者，主要起着治学讲学的作用，其中对经典文化的传承是核心内容；后者，文人雅集、习

艺休憩的作用则更为偏重。江西书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到它的建筑样式， 江南园林建

筑则更多回归到个人，具有逆向反思的价值意味，但两者都符合传统中国文化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念。文

人通过不同的路径，对书院与园林景观作出自我的文化选择，借助外部的建筑，表达了各自的文化心理及审美诉求，

构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互补的现实生活图景，并且两类建筑景观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

的思想外延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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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和园林都着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影响深远，都代表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念和文化取向，而江西书院

和江南园林又在其中扮演着极具典型性的文化角色，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的重要标本。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中，向

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1］(P326)

。把人与自然

有机统一起来，以此探求宇宙万物的法则，建立一种天地人的统一体系，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形成一

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把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统一起来，渗透到各个方面及领域，书院和园林建筑可谓是这种理念表述的

代表性景观。

一、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的文化特征

（一）江西书院“彰显入世”的文化理念

江西书院自唐宋以来，已然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兴起并趋于繁荣，明代以后又得到更大的发展，并逐渐取代各级官学成

为地方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机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名虽缘于唐李渤兄弟，但后经宋明理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大力倡导才

为世人所熟知。

江西书院的选址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因素，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其依山傍水的位置既可以避乱、免于世俗的干扰，是“物我

两忘之地”；又利用山水景观陶冶学子性情、启迪思想潜心修学，做到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时建造者也考虑到

交通和生活的便利，所以它也没有远离市镇。白鹿洞书院建筑完整体现了理学家们讲求心性修养、超脱世俗、清心寡欲的人生

理念，王阳明有言：“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

以为阶梯，求之于心无假于雕饰也。”
［2］(P900)

从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出书院建筑中有着很强的传统文化内涵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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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书院建筑有显著的儒家入世文化特征，“入世” 精神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这从白鹿洞

书院楹联景观中可见一斑，楹联既是书院有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在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朱熹为白鹿洞书院题

联“日月两轮天地眼， 诗书万卷圣贤心”，反映他在书院教育中强调修身明理、重视道德教化的理念，同时他鼓励师生有古代

圣贤之追求。儒家“修身”理念的楹联中，如反映“钟灵毓秀”方面：“此地正好寻孔颜乐处，到来莫仅作山水奇观”（明伦

堂题联）；反映“为学正道”方面：“我辈来游，不独问津兼问俗，诸生志学，试言忧道不忧贫”（明伦堂题联）。所谓“为

学”，不仅是学子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其“修身”进而完善个人情志并向圣贤靠拢的过程。所以他们在青山绿水中博学笃行，

彼此学习切磋，共同成长。白鹿洞书院中其他题联，如：“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紫阳道在，圣贤师友同归”（文会堂题

联）、“千古余波流圣泽，四围深翠护儒关”（贯道门题联）等皆是此意。书院题联还多激励士子用功上进以精修学业，如“庐

山上，释家几处，道家几处，二氏逃归斯受之，庙貌赫临；书院中，你讲一场，我讲一场，众言淆乱折诸圣，宗门大启”（礼

圣殿中殿题联）、“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御书阁前联）、“门临之水，窗到仁山，坐来有许多真领会；鸟说天机，花

呈生趣，到此愁不做好文章”（文会堂题联）等。此外，书院题联还反映出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和师表于世的追求，如“心远地

偏，修然千仞之表；格言古引，卓乎百世之师”（先贤祠题联）、“古往今来，前圣后贤同脉络；天地高下，四时百物共流行”

（大门题联）、“鹿逐慨中原，叹戎马仓皇，忍令棫朴菁莪，百代作人沦雅化；洞深迷古道，喜森林阴翳，从此楩楠杞梓，十

年树木长良才”（明伦堂题联）等。
［3］（P163）

江西其他书院同样彰显入世追求，如豫章书院楹联“一派心传，为异为同，皆足衍

西江道脉；群贤踵接，或仕或隐，大堪震东鲁宗风”。

从这些楹联的内容基本可以看出，书院建筑中的诸多元素都围绕儒家的治世原则，讲求积极入世的人生理念，以家、国、

天下为己任的表述处处可见；同时，理学的传统教育和礼乐思想，对先贤宗师的纪念以及士人追求超脱世俗修养心性，渴望达

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此种种诉求叠加在一起对书院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江西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对此

都有完整体现。

（二）江南园林“隐逸避世”的文人旨趣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入世”治国的抱负和情怀，另一方面在仕途失意，上进无门的状况下，易产生隐逸避世的

想法，江南园林的出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具备了内在的人文心理动因，加之江南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等外部作用，私家园

林的构建在此时期也出现高潮。现实生活层面，江南文人既想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想尘嚣烦心，兼得山林之趣；文化思

潮层面，对江南文人而言，随着王阳明心学的蓬勃发展和知识界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内心的反省先

于对社会生活的关心。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渗入了些许“无为”的因素，但他们又不能完全离开城市环境，

于是出现了“享乐代替克己，以感性冲动突破理性的思想结构， 在放浪形骸的厌世背后潜藏着对尘世的眷恋和一种朦胧的自我

实现的追求，”
［4］（P7）

营造园林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文人留心于自己的住所，精心将其打造成为一个雅致且富有情趣的地方，这点在当时园林建筑的景观题联上也可看出当时

文人的个性情感特点，如“一池碧水，几叶荷花，三代前贤松柏寒；满院春光，盈亭皓月，数朝遗韵芝兰馨”（艺圃·雅博堂

联）、“踏雪寻诗临碧沼，披裘入画步琼山”（艺圃·响月廊联）、“漫步沐朝阳，满园春光堪入画；登临迎爽气，一池秋水

总宜诗”（艺圃·朝爽亭联）等。人们徜徉在如诗如画的江南园林中能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文人的

“修身”要求和价值理念在园林楹联中也有体现，如“甘守清贫，力行克己；厌观流俗，奋勉修身”（留园·又一村联）。中

国传统知识阶层在江南园林中塑造山林雅趣，陈设点缀休闲情怀的景致在园林的楹联中也有表现，如“曲径每过三益友，小庭

长对四时花”（留园·石林小院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拙政园·荷风四面亭联）、“爽借清风明借月，

动观流水静观山”（拙政园·梧竹幽居联）、“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拙政园·嘉实亭联）等。
［5］(P112-241)

当时文人纵使不能在山林中生活，但在城市中建构雅庐，以求闹中取静，其中种植佳木，放置金石图画、善本古玩，就算

足不出户，也可得古人之意。与书院入世意味的楹联比较，这只是文人士大夫个人生活图景的一个折射，文人之所以对江南园

林产生如此依恋，我们也可以在文征明《王氏拙政园记》中找到某种解答：“古之名贤胜士，固有有志于是，而际会功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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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脱，又或升沉迁徙，不获遂志……即解官家处，所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者……亦或有所不逮也……

是故高官胜仕，人所慕乐，而祸患攸伏，造物者每消息其中，使君得志一时，而或横罹灾变……君子于此，必有所择矣。”
［6］

(P182)

二、两者建筑格局的审美差异

（一）礼乐相宜、轴线对称的江西书院设计

江西书院建筑的宗旨以传播儒学思想为基础，因此传统儒学“礼”“仁”“乐”的思想内核决定了书院教学活动的主要内

容，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即祭祀行礼、躬行践履、优游山林；与之相对应的，古代书院的建筑形制也由三部分构成，即“礼仪

场所、治学场所、游息场所”
［7］（P179）

。

江西书院建筑大多采用中轴对称和多轴并列的方式，形成较为规整的格局，其讲学、藏书、祭祀等主体建筑占据主要的地

位。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即以礼圣殿为中心，与礼圣门、棂星门一道形成中轴对称的样式，体现出白鹿洞书院祭祀先贤的重要

性，与此并列的先贤祠、朱子祠、丹桂亭等建筑又形成独立的院落，构成先贤书院的主体；明伦堂、思贤台、御书阁加之两旁

的泮斋构筑成白鹿洞书院的主体；文会堂、崇德祠和两侧的碑廊形成紫阳书院的主体；其余建筑如春风楼、延宾馆、贯道门和

两侧的憩斋又成为生活起居的主要活动场所。《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中对相关建筑有简要概述：“大成殿、先贤祠、大门、二

门之类，皆用于祭祀、礼仪、观瞻，故统为一类；文会堂、讲堂、延宾馆、号舍及仓储之类，皆用于讲学、起居、日用，故统

为一类；而用于观赏、交通之亭台桥梁，亦统为一类。楹联为房舍之点缀，石刻为亭台而增胜，虽非建筑，亦附于此。”
［3］（P102）

文中所提及的建筑“虽历代名目不同，其功用则一也。”
［3］（P116）

但这些建筑各自成为院落，中间有门洞相连，整体的建筑样式

是串并联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住宿斋舍、游园休憩及辅助设施则因地制宜，灵活安排，整体看来书院总体布局主次分明，区划

合理，功能清晰有序，在使用上方便，同时不同体量的建筑大小各异，院落天井绿化设施等组合构筑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正是

其“礼乐相成”文化理念的具体表现。书院建筑通过轴线层次序列的安排，以别尊卑、主次、内外，体现对古代圣贤的尊敬目

的，并且两旁的厢房的建立配合庭院的组合，又达到亲和的效果。正所谓“明诚其两进，敬义其偕立。”
［3］（P109）

从白鹿洞书院“学田”方面也看出其经济基础的雄厚，才可以保障学者士人安心治学，书院建筑也就因人而得以修缮传名。

院志载：“淳熙间，朱子继守，乃求国学故址于榛莽之中，重建书院，置田聚书，以教养学者，而白鹿洞之名始著于天下……

朱文公始置学田，有谷源、卧龙等庄，共田八百七十亩，因学田而有庄屋，以租谷而有仓庾，如鹿洞仓廒，紫阳遗惠仓，在府

门内，以贮洞租……（后）增至学田至二千亩，而教养之制益弘。元大德间，崔公翼之又多扩充，元末被兵燹患累世，学宫鞠

为茂草，而学田畛域亦亡矣……成化间，何公浚始稽新旧田，得二千余亩，召徒讲学，万历间，力为修举，学宫焕然，定田制

三千三百余亩，可谓盛矣。”
［3］（P104－128）

（二）精雅脱俗、移步换景的江南园林景观

与江西书院的对称设计不同，江南园林在构成形式上不追求对称。陈从周在《说园》一书中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认

为：“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随地作低平。”
［8］（P4）

江南园林在造园造景上追求精致脱俗，讲究移步换景之妙，其建筑更加强调

文人个性和审美雅趣，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使得江南造园之风大盛，私家园林为其中精品，这类园林主要是反映文人情趣，将

文人的审美理想贯穿其中，具有耐人寻味的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是中国园林中的精华所在。《长物志·堂》载：“堂之制，

宜宏敞精丽，前后须层轩广庭，廊庑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细砖砌者佳，不则竟用粉壁。梁用球门，高广相称。层阶俱以文石为

之，小堂可不设窗槛。”
［9］（P27）

《长物志·楼阁》载：“楼阁，作房闼者，须回环窈窕；供登眺者，须轩敞宏丽；藏书画者，

须爽垲高深，此其大略也。”
［9］（P34）

《长物志·山斋》载：“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太敞则费目力。或旁檐置窗

槛，或由廊以入，俱随地所宜。中庭亦须稍广，可种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后洞空。”
［9］（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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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园林建筑追求古意且不流于时弊； 崇尚朴素不要追求淫巧； 追求节俭而不能陷于奢华。因为爱好洁净舒雅是人的本

性特点之一，是自然生发的结果，文人有品位的风雅之事中包含着宁愿保留古意，而不在于追求风潮时尚；宁愿追求合乎本性

的质朴、宁静，而不追求繁缛、奢华的装饰，这一切努力都是文人脱俗生活的具体呈现，在宅邸中的多余的装饰都是有碍于文

人自然性情的流露。文人对生活中的亭台楼阁、花鸟虫鱼、文玩古画、焚香煮茗等方面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文字表面是对物

品本身作功能与物质性上的阐述，但是在其主观方面却是想反映文人对生活雅趣的追求，从中看出诗意的存在，对《长物志》

的理解在沈春泽的序中可以得到一些提示，文人记述这样一部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和精微的细节安排，还是有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强调自己生活的脱俗性，以及如何做到风雅这一点。从江南园林建筑中可看出，合理利用自然花木对宅邸进行装饰和点缀，

是从古至今中国传统中的惯例，体现着古代中国人借自然景观与自身情思相融合的情状。江南园林作为典型体现出文人借有形

的景物载体来烘托自身无形的情愫，以有限的庭园景致再现自己的胸怀。

三、两类文化景观兴盛的共性原因及审美意蕴

（一）两者兴盛的共性原因

江西书院和江南园林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从各自的观点阐释了经典的中国文化景观，

对所在地区的士气民风以及文化理念的生成起到特殊的作用。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本身就是中国古

代社会伦理文化的概括和提升，受教于书院与优游于园林也是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发选择， 并通过两类文化景观的建筑营

造加以凝固，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模式。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兴盛的共性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长江流域发达的市场商品经济状况，是书院与园林得以发展的社

会经济动因，而且书院建设的也多是就地取材，并且还有学田的供给保证；而园林历来就有从事生产的功能，因此在园林中广

种作物、瓜果，《说文解字》中也有“园：所以树果也”
［10］（P129）

，文人在闹市中营造清闲的园林作为休憩场所，使他们在遍游

大山江河之后，能够在相对集中的景致中，获得人与自然相交流的机会，得到游观的妙趣，在园林中印证古人山水思想，以获

得“山水比德”的效果。其次，书院为满足士人上进意愿和政府需要人才储备之间构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平台，况且书院教育

与官学不同，不论学子的身份、贫富，具有更多的平民教育色彩；有很多知识分子虽归隐林下，仍旧心怀理想抱负，期待着日

后功业上有所成就，所以他们并没有远离市镇这一信息集散地，因此在闹市中修筑园林居所就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再次，

书院和园林的既起到普及文教、宣示身份兼具游艺的作用，还是文人雅集的上选场所。雅集是中国传统文人普遍的交游形式，

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发形成的文化活动，借此交换彼此的文化心得， 通过诗文书画的唱和获得精神的愉悦， 并通过雅集的

形式影射时政。最后，对这两类文化景观而言，在社会和经济原因之外，文人参与书院与园林建造还反映出隐逸文化与入世情

结之间的一种妥协，正如沈颢所说：“古来豪杰不得志于时，则渔耶樵耶，隐而不出……伸毫构景，无非拈出自家面目。”
［11］

（P815）

（二）两者的审美意蕴分析

江西书院建筑虽是一组庞大严整的建筑群，但是重视地形环境的利用，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加之庭院穿插，树木绿化映

衬，山檐起伏变化，色彩淡雅朴素，构成生动幽静的景象，有计成所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12］(P51)

的效果。书院的朴素之

美，首先在合理适用的尺度比例，以适应其学习的需要，也便于人的生活需要，合理的尺度要求在我国传统建筑中早已受到重

视。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曾有诗云：“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13］

（P103）
此外，江西书院还特别重视建筑中的“度”的把握，礼乐各自相宜的形制体现得十分明确，“以礼而言，门庑为殿堂之辅

翼，牌坊为书院之辅翼，不可或缺，过此则滥”
［3］（P102）

。因此，书院建筑会形成和中有序，序中有和，和序相互渗透的整体效

果。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都与此有关，书院的严谨规整的建筑格局，朴素典雅的风格莫不体现其理想追求。

江南园林较皇家园林开阔宏伟不同，其空间相对狭小。计成《园冶》载：“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5

‘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谢，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

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堹，

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
［12］（P47）

可见建造者运用其造园的知识特点，在园林中巧妙地做到了以小见大，以简见繁，

曲折幽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此外，私家园林的具体设施上文人也有自己的要求，《长物志·室庐》篇载：“居山水间者

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尘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

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9］（P18）

由此可见，人们在园林

中所得到的审美体验与古人借诗言志有关，画家作品中透露出的宁静淡泊、志趣高远的意境，使观者虽置身于世俗凡尘之中，

而又能超越喧嚣，从而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及生存的价值，对现实的文人士大夫的失意状况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园林这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特殊的空间形式，以独有的方式贯彻了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想，与社会相连接的桥梁；同时，园林的存在

也构筑了文人心灵的精神庇护所。

总之，书院与园林都是文人士大夫所热衷兴建的文化建筑，其承载着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对前者

而言，主要起着治学讲学的作用，其中对经典文化的传承是核心内容；对后者而言，文人雅集、习艺休憩的作用则更为偏重。

江西书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到它的建筑样式，江南园林建筑则更多回归到个人，具有逆向反思的价

值意味。建筑审美的格调上，两类文化景观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王国维所言：“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14］（P44）

虽然二者兼具不同的文化使命和审美功能， 但它们都成为

中国文化史上典型的具有思想外延性质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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